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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薩河，發源於念青唐古拉山脈中段北側，兩岸山峯多在

海拔 3600 ～ 5500 米之間，堪稱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河流之一。

它在崇山峻嶺間拐了一道長達五六百公里的巨大的「S」形後，

自東向西奔向拉薩。

此刻，站在最高點海拔 5200 多米的納金山向下望去，只

見晴空麗日之下，拉薩河河面開闊，一如它藏語的名字「吉

曲」，快樂而又舒展。

拉薩河從這兒往西流到曲水縣附近，匯入雅魯藏布江後，

河水就掉頭向東，一直流往林芝。

鍾揚老師也爬過這納金山！

一年了！2017 年 9 月 25 日清晨 5 點多，復旦大學研究生

院院長、生命科學學院教授鍾揚，在內蒙古鄂托克前旗不幸遭

遇車禍辭世。

一年了，鍾揚教授離開了他心愛的雪域高原，離開了他

傾情投入的西藏大學，離開了他痴愛的生命科學。如今，他的

一屆又一屆的學生在忙着甚麼？他們是不是還在一如既往地採

集種子？鍾揚教授收集的種子，有沒有在他熱愛的雪域高原發

芽、成長、開花、結果？

生存環境越惡劣，植物的生命力就越頑強

拉瓊最初聽到鍾揚 「出事」的消息時，正在鍾揚的藏大宿

舍裏。

那個中午原本陽光燦爛。因為鍾揚和拉瓊事先的一個約

定：3 天後，也就是 2017 年 9 月 28 日，鍾揚要回藏大，所以

趁着天氣晴好，拉瓊利用午休時間趕去鍾揚的宿舍。

 「前幾天，有一撥北京來的學生住在鍾老師的宿舍，剛

走。凡是有內地學生來西藏進行植物學野外考察，鍾老師總是

說：『住我宿舍。』但也有不自覺的學生，住完了牀單、被套都

不洗，甚至連廚房的鍋也不刷，扔那兒就走了。」拉瓊說，「我

想去那兒把廚房整理一下，把鍾老師的被子曬一曬。鍾老師特

別喜歡新曬過的被子。他對我說過，西藏真好，紫外線強，曬

被子不但殺菌，陽光還特別香，晚上蓋着被子都可以聞到太陽

的味道！」

可拉瓊剛走進鍾揚宿舍，鍾老師在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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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的鍾揚果然戒酒了。他開始從未有過地認真服用醫生開出的

各種藥物，且隨身攜帶。但要他「戒掉」西藏，那是萬萬做不

到的。沒多久，鍾揚又出現在西藏大學。

他鄭重其事地對拉瓊說：「我還要在西藏再工作 10 年，

你還要再工作 20 年。」這意味着甚麼？鍾揚給拉瓊算過一筆

賬：這些年，鍾揚帶領的團隊已經在西藏收集了 4000 多萬顆

種子，估計有 1000 多個物種，佔西藏植物物種的五分之一左

右。鍾揚所說的 「在西藏再工作 10 年」，就是為了將收集種

子數再完成五分之一。而他希望拉瓊「再工作 20 年」，是因為

「再花 20 年可以把青藏高原的種子收集增加到四分之三」。

拉瓊這才明白，原來鍾揚的戒酒、服藥，都是為了一個目

的：「還要在西藏再工作 10 年。」

 「你不是說好還要在西藏再工作 10 年的嗎？」拉瓊的心被

攥緊了。那天下午，鍾揚遇難的消息很快在藏大、在復旦、

在相關微信羣裏傳開了。拉瓊趕緊以最快的速度趕往恩師的遇

難地。

一路上，與恩師的交往在他腦海裏一幕幕閃過：2006

年，拉瓊剛從挪威卑爾根大學生物系拿了植物學碩士學位回到

研究所的一個博士後學生的電話進來了：「聽說鍾老師出車禍

了，情況不樂觀。」

拉瓊的腦袋好像突然被人從身後猛砸了一記重拳。「這怎

麼可能？」他望着屋裏的一切，鍾揚在藏大帶他們野外科考時

用的全套裝備還都在這裏：他的帽子、外套、登山鞋。就像主

人剛剛從野外歸來，上面還帶着西藏大山裏的塵土草葉，帶着

鍾揚的汗漬和體温。

「我們青藏高原的路這麼難走，這麼多年了鍾老師都沒出

過一次事！」這突如其來的「車禍」，讓拉瓊既意外又氣憤。

哪裏的自然環境能比青藏高原更艱苦更惡劣？記得有一

次，鍾揚帶隊去野外科考，將車子停在一座山腳下，一隊人下

了山溝去採集種子。前後也就一個多小時，等一行人從山溝裏

回來，只見車頂已被一塊大石頭不偏不倚地砸癟了，幸虧車內

無人。這大石頭是甚麼時候從山上滾下來的，無人知曉，所有

的人都暗自慶幸。

2015 年，鍾揚曾有過一次腦溢血。醫生「警告」他：首

先，必須戒酒；其二，再也不能進藏。

拉瓊注意到，從那時起，生性豪爽、野外科考時常喝酒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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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前，給他打了個電話：「讀博的事，你考慮得怎麼樣了？」

這讓拉瓊下了決心：「人家都是學生主動盯着導師，而鍾揚卻

是大教授主動盯着學生。這麼好的博士生導師要是錯過了，絕

對是終生遺憾！」

於是，拉瓊成了鍾揚在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帶的第二位

藏族博士生。

如今就在拉瓊辦公室的書櫥裏，一份西藏大學 2018 年

5 月頒發的聘書上莊重地寫着：「茲聘任拉瓊同志為生態學博

士／碩士學位點點長」，拉瓊教授已經成為藏大理學院第一位

校內博士生導師。

「鍾老師經常對我說，青藏高原的生物多樣性可能被嚴重

低估了。當然，以前也可能限於沒有好的交通條件、經費和

研究手段等，所以我們要重新盤點青藏高原的生物多樣性。他

一直要我們聚焦海拔 4000 米以上植物，聚焦極端環境下的生

命生存之道。他說：『生存環境越惡劣，植物的生命力就越頑

強。在青藏高原隆起的過程中，這些植物是怎麼出現的，怎麼

適應的，怎麼變異，又是怎麼進化的，都是太值得研究的重要

科學問題。』」

拉薩。第一次見面，鍾揚就提醒他：「回到西藏，千萬別把英

語丟了啊。」後來，拉瓊和藏大別的老師一起陪鍾揚上街，鍾

揚在一個地攤上心滿意足地挑了一條牛仔褲，才 29 元錢。這

讓拉瓊暗自驚訝：從中國最大的經濟城市上海來的復旦大學的

大教授，怎麼才穿 29 元一條的褲子？

更讓拉瓊意外的是，鍾揚為了鼓勵藏大理學院的老師申

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只要理學院的老師提出申報，不管

是不是生物專業的，哪怕是物理系、地理系的，他個人都給

2000 元資助。這是藏大從未有過的事。

藏大理科的科研起步較晚，因為藏大在 1985 年之前還是

西藏師範大學，最強的學科一直是藏語言文學。過去，藏大主

管科研的部門叫「科研科」，是設在教務處下的一個科室。鍾揚

援藏來到藏大後，不僅帶頭申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還給全校老師開講座「怎麼申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希望

通過申請國家科研項目來帶動整個藏大的科研風氣。

最初，拉瓊還沒有打定主意讀博士，讀博究竟選擇甚麼研

究方向，他一時心裏還沒底。一晃 3 年過去了，鍾揚不能不為

拉瓊的猶豫着急。2009 年的一天，鍾揚在拉薩貢嘎機場登機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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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前，給他打了個電話：「讀博的事，你考慮得怎麼樣了？」

這讓拉瓊下了決心：「人家都是學生主動盯着導師，而鍾揚卻

是大教授主動盯着學生。這麼好的博士生導師要是錯過了，絕

對是終生遺憾！」

於是，拉瓊成了鍾揚在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帶的第二位

藏族博士生。

如今就在拉瓊辦公室的書櫥裏，一份西藏大學 2018 年

5 月頒發的聘書上莊重地寫着：「茲聘任拉瓊同志為生態學博

士／碩士學位點點長」，拉瓊教授已經成為藏大理學院第一位

校內博士生導師。

「鍾老師經常對我說，青藏高原的生物多樣性可能被嚴重

低估了。當然，以前也可能限於沒有好的交通條件、經費和

研究手段等，所以我們要重新盤點青藏高原的生物多樣性。他

一直要我們聚焦海拔 4000 米以上植物，聚焦極端環境下的生

命生存之道。他說：『生存環境越惡劣，植物的生命力就越頑

強。在青藏高原隆起的過程中，這些植物是怎麼出現的，怎麼

適應的，怎麼變異，又是怎麼進化的，都是太值得研究的重要

科學問題。』」

拉薩。第一次見面，鍾揚就提醒他：「回到西藏，千萬別把英

語丟了啊。」後來，拉瓊和藏大別的老師一起陪鍾揚上街，鍾

揚在一個地攤上心滿意足地挑了一條牛仔褲，才 29 元錢。這

讓拉瓊暗自驚訝：從中國最大的經濟城市上海來的復旦大學的

大教授，怎麼才穿 29 元一條的褲子？

更讓拉瓊意外的是，鍾揚為了鼓勵藏大理學院的老師申

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只要理學院的老師提出申報，不管

是不是生物專業的，哪怕是物理系、地理系的，他個人都給

2000 元資助。這是藏大從未有過的事。

藏大理科的科研起步較晚，因為藏大在 1985 年之前還是

西藏師範大學，最強的學科一直是藏語言文學。過去，藏大主

管科研的部門叫「科研科」，是設在教務處下的一個科室。鍾揚

援藏來到藏大後，不僅帶頭申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還給全校老師開講座「怎麼申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希望

通過申請國家科研項目來帶動整個藏大的科研風氣。

最初，拉瓊還沒有打定主意讀博士，讀博究竟選擇甚麼研

究方向，他一時心裏還沒底。一晃 3 年過去了，鍾揚不能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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